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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中古社会的
妇女地位问题，台湾学者陈弱水先生《隐蔽的
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以下简称《光景》)
一书令人耳目一新。尽管学界关于这一时期妇
女问题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往往局
限于上层妇女，研究方向也以政治史居多。而
从社会文化以及家庭生活的视角，拓展精英阶
层以外的妇女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的论著，却
难得一见。《光景》一书抽丝剥茧，层层深入，
为我们展现出唐代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中未曾
被留意的一面。对于该书的学术水平，余英时、
张广达、邓小南、荣新江诸先生都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余英时先生更是盛赞该书“扩大了唐史
研究的领域”。
《光景》一书由自序、史料及征用凡例、隋

唐五代年代简表、正文及附录构成，凡 20 万字。
正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讨论唐代妇女与
本家的联系，下卷则是几个有关唐代妇女的个
案研究。全书紧扣主题，旨趣分明，笔触细腻，
层层递进，为我们缓缓展开一幅埋于尘下的历
史画卷。作者为书取名“隐蔽的光景”，也透露
出作者力图透过零散的家庭史资料“进入古人
的微观世界”，“希望为隋唐五代的妇女世界提
供多角度的透视”的尝试( 自序，第 3 页) 。读
罢全书后，一股亲切而逼真的历史临境感，犹如
置身于 1000 多年前的唐朝，体会着唐代妇女家
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

受材料的限制，中古史的研究主题往往会
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光景》一书带给我们
的启发是，当研究视角发生转换，在传统史料中
也能发现新问题，从而就有可能带来全新的研
究内容和不同的历史“风景”。

陈弱水先生指出，在隋唐五代文化观念中，
“并不特别把妇女视为性别的范畴”，唐人在议
论妇女问题时，焦点大都在妇女的特定角色，如
女、妇、母，很少泛论男女问题( 第 38 页) ，因此
本书的写作立足于家庭和社会，从传统社会中
女性一生的角色转换的角度，为我们探寻唐代
妇女家庭地位以及生活状况的蛛丝马迹。《光
景》一书上卷重点讨论了隋唐五代时期妇女与
本家的关系。由于出嫁的女性同时具有“夫家
之妇”与“本家之女”的双重身份，因此可以通
过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作为衡量妇女地位的指
标之一”( 第 9 － 10 页) 。作者以此为立足点，
细致地梳理和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婚姻生活中
的典型形态———“已婚妇女随夫居住，以夫家
为家”，以及妇女与本家的一般性接触，但更重
要的是作者勾勒出了这一时期若干极端婚姻形
态，如“夫随妻居”、“长期归宁 ( 即长住娘
家) ”、“归葬本家”等，并对这些极端形态背后
所蕴含的观念、动机乃至客观原因都一一追踪
探寻，给出了颇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指出，尽
管隋唐五代时期社会一般意识里妇女结婚后应
是以夫为天，全心奉献夫家，但另一方面出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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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仍与本家( 娘家) 维持着各色各样的关系，
而在夫亡归葬本家的问题上，尤其凸显唐代与
后来一些朝代在观念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对
唐代的家庭而言，女儿并不一定只是客人或外
人”( 第 156 页) ，“妇女很容易在婚后继续扮演
娘家女儿的角色”( 第 159 页) 。同时士族阶层
许多妇女与本家关系密切的个案，也透露出其
背后士族圈内婚的习俗，也就是说这一时期许
多士族家族长期互相联姻，庞大而复杂的家庭
结构，使得夫家与妻家的区别变得模糊，因而妇
女更容易在婚后继续扮演娘家女儿的角色，而
这也就使得夫随妻居、常住娘家、夫亡归葬本家
等现象成为一种并不乖张的社会现象。应该
说，作者以妇女特定的角色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从角色转变以及妇女婚后与本家千丝万缕的联
系，复原那些史料中甚为模糊的妇女生活样貌，
这是一个别出心裁且很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并
由此带动了台湾学界新的妇女史研究方向，有
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光景》下卷则是几篇个案研究，从多元的

角度进一步为我们展现唐代妇女生活的不同侧
面。《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一文以武则天、
韦后、太平公主等社会上层的政治女性作为一
个整体，但是所讨论的内容不是她们如何运用
手腕与男性进行周旋，而是作为女性角色，她们
的“女性意识”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在参政过程
透露出来的( 第 165 页) 。作者指出，武则天、
韦后、太平公主都试图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提高
女性地位，主要是为她们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做准备。不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提升了妇女地位。
作者认为，虽然“这些行动绝对没有构成可以
和现代女性主义相比拟的女权思想”( 第 166
页) ，但一定程度将女性带入了“领导性、公共
性的角色”( 第 181 页) 。
《从 ＜唐晅 ＞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

个方面》一文，是以小说为“底本”，力图借助虚
构的人物捕捉存在于唐代社会的“婚姻与本
族”、“妇女与本家”、“习俗、生死问题”、“妇德
与妇才”等问题。小说的主人公唐晅婚后即住
妻家，后因事赴洛阳却久不得归，妻子便一直留
居娘家直至去世。从这样一篇仅有数百字的作
品中，作者尝试着将小说中的“虚”与历史的真

实片段相互参验，再现了唐代妇女生活中一些
不为人知的隐秘，也再一次从个案的角度印证
了本书上卷所提出的存在于隋唐时期的士族圈
内婚现象。而“习俗、生死问题”一节更是将生
与死、虚与实、人与鬼几个截然相反的层面联系
起来，于本来相去甚远的材料中，慢慢梳理出历
史潜流中“隐蔽的光景”。
《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和《崔

玄籍夫妻关系考》二文都是运用石刻史料展开
研究，通过具体的案例，讨论在唐代夫妻合葬或
归葬本家等问题上所显现的社会习俗与女性意
识之间的较量。比如文中女主角韦氏，作为续
娶夫人，在礼俗的范围内如何处理自己身后事?
究竟是与先夫及已故前夫人共同合葬，还是做
其他选择? 韦氏的选择是以孝道为依据，坚持
要归葬本家，来摆脱她与先夫及前夫人三者之
间在归葬问题上的暧昧关系，也使她得到了生
活的自由。利用孝的观念来作为支持女性在婚
姻家庭关系中伸张自己的个人主张，是作者的
一大发现。这两篇文章中，作者的另一个关注
点是唐人以妾为妻的问题。在唐代，按礼法规
定是不得以妾为妻的，即便妻子死后，妾也是不
能“鸠占鹊巢”，一辈子只能保持妾的身份。然
而，作者根据唐代出土墓志进一步追索得出的
结论却是，墓志中所显现出的多妻、后妻年龄大
于前任妻子的案例，大部分都应该是以妾为妻，
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升妾为妻的现象并非偶
见。作者进一步探研后发现，唐代社会这种现
象，其实是与“特定的社会群体有紧密的对应
关系”( 第 270 页) ，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的
上层，特别是士人与文官群中，遵守礼教的压力
不小，但在北方统治阶级的中下层，礼法就颇松
弛了”( 第 272 页) 。比如中唐宰相杜佑，尽管
升妾( 李氏) 为妻且得到朝廷承认，但在权德舆
为他所写的墓志中，却只提到妻子梁氏，全无李
氏的踪影，这说明“家中子弟和士流的意见或
许在他身后发挥了作用”( 第 271 页) ，作者抽
丝剥茧，层层深入，既注意到了史料中隐晦的多
妻、升妾为妻的现象，也注意到了不同的阶层所
受传统礼法的束缚不同，结论令人信服。

二

傅斯年先生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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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提倡“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些观点
虽在学术界有争鸣，但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
性是不言而喻的。《光景》一书所引用的原始
史料大致有 50 余种，涉及了正史记载、唐人文
集、诗歌、法律文书、佛经、小说、敦煌吐鲁番文
书、石刻资料，可以说，作者是用“竭泽而渔”的
方式，穷尽了与本专题研究相关的几乎所有史
料。作者征引文献亦十分细致，“多方查核以
求减少错误”，尽量提供其多个出处，以方便读
者查阅比较。这种治学态度既彰显作者的认真
与严谨，更凸现出作者对史料的熟悉程度。

严耕望先生指出，“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
要能从人人能看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
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所以，严先生提倡
“看人人所能看到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
的话”①。以此为标的，我们发现，陈弱水先生
此书的研究便是既“旧”且“新”。“旧”是指作
者所利用的史料是大家所熟悉的，全都是我们
平时都看得到的，而由旧史料推导出人所未发
之“新”结论，足见作者解读史料的高明之处。

陈弱水先生匠心独运，对墓志和小说资料
进行多元和深入的挖掘，使全书内容更加丰满
和立体。作者对墓志资料的利用是十分细致和
深入的，“从字里行间发抉隐微，有时也运用想
象力，有所揣测”( 自序，第 4 页) ，从十分零散
和模糊的家庭史料搜寻有关妇女生活的蛛丝马
迹，并由此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从观念、规
范到实际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做了叙述和分
析”( 第 154 页) ，揭示了许多重要的有关中古
妇女的认识和经验，在学术贡献方面是一个极
大的突破。由于墓志资料主要是关于上层社会
妇女的记录，作者另外大量地挖掘和利用了小
说资料以补充对于基层社会妇女状况的认识。
小说具有覆盖面广的特点，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其创作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当中有不少涵盖
各阶层妇女的作品，即使有虚构的成分在，大背
景还是真实的，这也正如作者所言，“小说的内
容虽然虚实难辨，但如果能和实证性较明显的
资料仔细对勘，想象的描写往往能充当失落了
的历史细节的化身”( 第 204 页) 。

更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资料利用方面严谨
和慎重的态度。作者说，讨论妇女与本家的关
系问题，在资料方面有一大便利，即: 由于妇女

与本家的关系“不是正统规范系统之所重”，所
以“一般而言，撰作文字的人没有动机要特别
书写或夸大这项联系”，因此有关于妇女与本
家关系的记载“很可能比其他许多方面的叙述
更接近实录，可以作为探索妇女生活的可靠基
础”( 第 7 － 8 页) 。关于墓志，作者特别强调本
文所网罗的绝大多数案例都出自玄宗开元年间
到唐末，因为在这段时间“很多墓志含有对志
主及其亲属个人生活的记述，可供钻研。”而在
此前和之后，“墓志的形态则大不相同，很难找
到有关妇女与家庭生活的具体信息”( 第 157
页) 。所以，作者也特别指出，在资料方面还是
“缺乏一致的资料基础”，因而“无从观察时代
的整体走向”，要有赖于结合宋代以后的相关
研究再作进一步的结论。关于小说，作者也审
慎地提出如何“借文学家虚构之物语，捕捉千
余年前社会共相与殊相的片段”( 第 227 页) ，
是需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实证性较
明显的资料仔细对勘”，使“虚者实之”( 第 204
页) 。这些都反映了作者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的严谨治学态度，也令本书的结论较为客观和
准确。

三

作者指出，“和东亚的其他地区相比，台湾
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可能算是比较早，进行也比
较热烈”( 第 274 页) 。妇女史研究其背后一股
原动力便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在经过前期轰
轰烈烈为古代妇女平反之后，现在学者们的心
态渐趋理性。当前唐宋妇女史研究领域主要包
括重要妇女的评价，妇女与婚姻、医疗、家庭、宗
教信仰等诸方面的议题。在这些成果中间，
《光景》一书最鲜明的贡献和特色，是作者始终
清醒地抱持着家庭史的研究取向。正如作者所
言，“在唐宋时代，甚至整个传统中国，家庭是
妇女最主要的活动场域”( 第 277 页) ，因此就
古代妇女问题研究而言，以家庭史的观照为出
发点，往往能够透过问题的表面直指隐蔽的核
心。即便是象武则天这样的女性政治人物，尽
管“改进妇女的地位是武则天的长期关怀”( 第
187 页) ，作者在其一整套提升妇女形象和地位
的措施中，却敏锐地注意到武则天“并未积极
寻求改变社会所赋予妇女的基本角色”。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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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只是将“禅礼形容成一场家礼”，自己担
任祭奠，“不过是尽一位家庭主妇煮食祭祖的
义务罢了”，也就是说，“在把妇女带入国家大
典的同时，武则天不但没有主张女性参与公共
事务的权利，反而确认家庭是她们唯一正当的
活动空间”( 第 176 页) 。在延长父在为母服的
丧期的问题上，武则天也“没有明显地去撼动
男尊女卑的原则”( 第 180 页) ，她“经常采取提
高妇女地位的措施，但避免直接挑战男性独尊
的文化原则。除了个人的政治行动，她基本上
是在传统规范的范围内宣扬女德”( 第 188
页) 。正是由于立足于家庭史的基石，作者的
这些论证才显得既可信又独到，同时也避免了
过分夸大武则天女性意识和女权主张的研究倾
向。

本书的第二个鲜明的特色在于结构上的巧
妙布局，从而生动和立体的展示了隋唐五代时
期隐藏在各种各文献背后的妇女与家庭生活。
在上卷部分，作者对普遍意义上的妇女与本家
的关系作了细致的挖掘，下卷的个案研究则从
多重视角展开讨论，既有高层政治女性也有居
家妇女，有虚幻的小说主角也有可考可查的历
史人物，有情深义笃的丈夫与妾，也有不愿与丈
夫同居一穴的妻子。用作者的话说，上卷的长
文“好比长幅画卷，其他的专论则像是单张的
细部照片或画像”。这两者的组合寄望于“能
对隋唐五代的妇女世界提供多角度的透视”
( 自序，第 3 页) 虽只是短短的四个个案，广角
度多层次的分析还是令读者大开眼界，也使得
本书作为学术著作同时还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这是相当难得的。

史学研究的多学科结合方式是当前历史研
究的一大方向。特别是史料并不丰富的隋唐五
代历史，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更能为我们提供
多元化的视角和研究过程的具体帮助。本书在
写作过程中也借鉴了不少其它学科的专业知
识，这也是作者学识之广泛所致。如《初唐政
治中的女性意识》一文，作者首先提到了“女性
意识”( Feminism) ，并借用“女性主义的冲动”
这一社会学概念来揭示“从唐代高宗朝到睿宗
朝的历史中，出现了女性政治人物试图提高女
性地位的行动”( 第 166 页) 。值得称道的是，

作者能够始终抱持平和之心，站在无利益冲突
的第三者的视角上，进行相关的观察与研究，为
我们展现出真实而又理性的历史画卷。

心理史研究近来蓬勃兴起，通过对历史人
物心理的把握和推测，可以更好的了解他们行
动背后的动因。作者在《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
识》和《从 ＜唐晅 ＞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
几个方面》两文中，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具体
运用到了史学研究之中。在《初唐政治中的女
性意识》一文中，作者认为唐朝前期提高女性
地位的政治行为“意图或含义或隐或现”( 第
167 页) 。这些女性意识多作为集体潜意识，往
往“能够在极不利的文化、制度和生活环境中
探冒出来”( 第 203 页) 。在《唐代的一夫多妻
合葬与夫妻关系》一文中，作者透过对女主角
韦氏心理历程的分析，为我们解释她“安排丈
夫、前夫人和自己葬事的过程中，显露了唐代妇
女文化中的三个元素”( 第 251 页) ，从中梳理
出妇女可以利用社会所普遍承认的礼俗文化观
念，将其个人生命的定位“超越夫妻关系甚或
夫家的资源”( 第 251 页) 。这些微妙而隐晦的
内心世界，如果没有作者广博的学术积累以及
敏感而细腻的观察，恐怕是很难能够呈现在读
者面前的。

陈弱水先生强调自己本书的探索是一个
“实证研究”，同时也希望能在更大的学术范围
内引发学者的思考。作者指出，在建立了隋唐
五代妇女与本家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后，如果
将这个讨论主题继续往后追索到宋、金、元等时
期，或许可以确立一些“观察妇女地位的若干
坐标”，这样“就可以在守贞与再嫁的传统课题
之外，开辟一条衡量从中古到近世妇女地位演
变的新途径”( 第 10 页) 。而探索妇女在家庭
生活中的角色，作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向”
( 第 278 页) ，不仅有助于女性史研究的进展，
对于丰富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也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说，这既是作者对更大范围的学术同仁的
期望，也正是本书对学术界的最大启发之处。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严耕望: 《治史三书》，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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